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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辆漆黑闪亮的进口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过省城市

区。车里坐的是省石油誉理局副局长南贯一和该局计划处工

径师任戏as南贯一约 言五卜岁，脸色白-̀,肩宽背圆，

腹部微微隆起，两只小眼晴虽然深陷在眼健里，却露出机敏

的表情。他坐车向来不拉窗III ,因为他很喜欢欣赏马路两旁

的景物。尤其是今天，当迪就要离开这座城市的时侯，更有

点恋恋不舍的感觉。他两眼注视着窗外，见马路两旁高楼入

云，绿树成荫，街心花坛的花草千姿百态；快车道上，大小

车辆来往如梭，慢车道上，自行车一辆跟一辆，肩摩毅击，人

行道上，身穿各色服装的年轻人象盛开的鲜花在春风中游

动；商店橱窗里的水果、糕点、it头、美酒和各种百货，琳

琅满目。省城的景色多么美啊！

    南贯一冼若失去了什么似的，不无 遗憾 地 叹了口气。

    轿车出了城，加快了速度，路旁的景物流星般地闪过。

轿乍一会儿穿入刀切似的峡谷，一会儿进入一望无际的平

原，远处的村庄象波涛一样隆起在海面似的麦田中。在汽车

有规律的颠簸摇晃中，他时而和任戴荣交谈，时而迷迷糊糊

地闭目养神。走了好长一段路程，南贯一微微睁开眼睛，问

道：“戴荣，什么时候了？到哪里了？”他坐车有点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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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回答又合上了眼睛。

      “快到了，醒醒吧。”司机代为回答。

    任戴荣打了个长长的合欠，揉了揉眼睛夕又挺了挺胸，

叫了声南局长，又把司机的话重复了一遍。

    南贯一彻底地醒了。他掏出香烟递给任戴荣一支，任戴

荣主动给南贯一燃着，两个人的精神都振作起来了。

    轿车从国防公路拐向一条新修的沙土公路，沙沙地前进

着⋯⋯

    652工程在二龙山脉的东龙山和西龙山相夹的峪里，

峪口横着一座明珠山，成了这一巨大山峪的天然屏障。不远处

还有一座金鸣山与其遥相呼应．为截流积水，人们利用金鸡

山伸出的一道山梁，修建了一座大型水库，叫龙山水库。

652重点工程，正是利用了这一理想的山水地形。

    工程指挥部机关依山房水，坐北朝南．一排排的平房和

简易厂棚，刚列am完 汽乍金院i大门口!:下南贯一和壬戎

荣迈下车来。南贯一激动地向四周观望，他看到山坡沟岸及

平地七的建筑材料准积如山，盖着蓬布的施工机械，象待命

的Lq乍；远迁构大山，峰峦起伏，象青色的皮浪，向远方涌去

直涌到天地接壤的地方；龙山水库，平湖V镜，倒映着蓝天，

几朵浮云在水里飘游，岸边的垂柳和近处的大山也倒映在水

里。置身于这富有诗情画意的山区，南贯一感到b s),神冶。

      “南局长，已经到了，你还在想什么呢？”任戴袋在池

身边亲切地说， “咱赶快到办公室去报到吧．”

    他俩刚一转身，见一中年人向他们大步走来。这人身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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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细帆布工作服，头戴鸭舌帽，膀宽腰圆，饱满的胸肌把衣

服绷得紧紧的，四方脸，厚嘴唇，卧蚕眉下眨动着一对又大

又亮的眼睛。他赶前几步，两手好似铁钳一样握住南贯一的

手： “哈哈！南副局长。”

    这个人叫王大垂，原任某泊田建筑安装工程队队长，现

在是652工程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大家都习惯地称他王

队长。他见南贯一有些愣怔，便放声大笑着问： “什么风把

你给吹来了？”

      “哦，是你呀I”南贯一细细端详了一番，才认清他是

到省里汇报初步设计方案时见过的王队长。他亲热地笑笑，

诙谐地说： “是乘东风来的。”

    任戴荣一见王大垂，头皮顿觉一炸，心也禁不住提了起

来： “糟糕！怎么在这里遇上他了呢？。一 ”

    王大垂也用诧异的眼光上下打量着任戴荣。任戴荣往前

跨了两步，王大垂也迎上一步，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双方

都注视着对方的表情。

      “你，你是王大垂队长？”任戴荣生硬地问。

    奋噢！是任戴荣同志吧？”王大垂的声音不冷不热。

    南贯一注视着两个人的神色和表情，纳闷地问：“你们

早就认识？”

      “认识，五年前就认识。”任戴荣恢复了常态，“那还是在

我国会战第一个大油田的时候，王队长是我的老师傅了。”

    这时候，指挥部临时党委书记、原龙山地委书记韩晓行

从屋子里走出来，他是位身材稍矮的人，宽阔的额头上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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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的.A纹，两道月牙眉下嵌着一对闪闪发亮的眼睛，虽然

五十多岁了，却脸色红润，精神健"% o

      “老韩同志，你⋯⋯”南贯一抢前一步，握住韩晓行的

双手。韩晓行愣愣峨望着他，一时没有认出来。

      “韩书记，你可真是忙人7q里乱何！才过两个Mr期，你

就不认识我了？我叫南贯一，到这里来上任的。”

      “哈！”转晓行泊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 “我说有点而

熟呢，原来是绝呀，”他朗朗地竺共，又说， “你这一换

装，可真叫我认不出来了。”老'}';担起前些日子到省里见

到南贯一时，他没有戴帽子，穿了一身毛料服装，而现在，

头戴蓝布帽，穿一身工作服，胡子也比原来长多了。

    韩晓行刚说完，转脸握住主动伸过来的另一双手：“贵

姓？”

    “工程师，任戴荣。”

    任戴荣郑重地自我介绍，使劲握了握韩晓行的手，眼光

亲昵得有点讨分。

    韩晓行正打量着任戴荣，南贯一连忙从旁介绍：“拼工

程师也调到这里工作 我是特意把他带来的。”他加重了 “待

意”两个字的语气．

      “好，欢迎你们来‘”炜晓行一边高兴地说，一边打量

着任戴荣：他穿一身深蓝色毛料中山服，火箭式几皮鞋黑而

亮，人材一般。准有蒜头鼻子和象牛眼一样的艰睛有点特殊。

他年龄不到三十岁，但肴上去却有三十开外了。

    正在他们热情问汉和说笑的时候，工程技术负责人薄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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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走了过来。他先和南贯一握了握手，然后被韩晓行介

绍给任戴荣。

    任戴荣两手拍了一下，紧走两步，奔到薄克跟前，非常

亲热地说： “嗯，我们早就见过面．不过，那只是点头之

交，没有说过话。你原来不是在石油设计院工作吗？我在石

油管理局计划处。今后，咱们可要在一个};},里摸勺子了。”

    薄克今年二十九岁，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头发油

黑，方正的脸庞上架普 __.副宽边紫框眼镜，炯炯有神的目

光，透过镜片闪露出来。他上穿普通工作服，下穿深蓝色毛

料裤，给人一种利落俊美之感。

      “好，好，那就请你多帮助了。”薄克真诚而又客气地

说。

    他们亲切而又热烈地谈笑了一阵，然后提着南贯一和

任戴荣各自带来的皮箱、行李卷等，慢慢地走进了会客室兼

会议室。

    “老韩呀，你真会过日子，可够简朴的了。”南贯一环

顾室内，见会议桌是拉着球网的乒乓球案子，周围摆着木板

椅子和条凳，放声地笑着说， “房子的面积倒还可以，就是

太简易了。”

    各自入座后，韩晓行见接待的同志已经把洗脸水、暖水

瓶送来，司机也停好车进来了，便站起身说：

      “你们先洗洗脸，喝点茶，然后安排一下住处，等找时

间再详细谈吧。”说着，便和薄克、王大垂等退了出去。

    当王大垂的脚步声在门外消失以后，南贯一抬起沽满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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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沫的脸，对着任戴荣的耳朵小声问：

      “戴荣，你和这位王队长、在创建大油田的时候就 认

识？”

    “嗯！”任戴荣抬起脸，托昔毛,D，把嘴凑到南贯一的

耳边，小声地}.“就是那个好找别扭、专门和伐闹对立的

队长。”

    “什么？”南贯一不禁一怔，沾满香皂沫的胃毛也扬了

起来， “真的是他？”

      “怎么，你还不信？”任戴荣擦了一把脸，把毛巾往脸

盆里一丢，小心地瞅瞅门口，又把头伸到南贯一的耳边小声

地说： “真的，不会错！这个人可是好高鹜远，好出风头，

不好搭伙计班子⋯⋯”

    南贯一用力地吸了口气，把扬起的眉毛又挤成个疙瘩，

两手拧着湿毛巾，摇晃着头，自言自语地说： “原来是他。

他叫王大吹？”

      “对，王大垂，没错！”任戴荣很少见到南贯一这样不

安的神情。

    南贯一用力擦了擦脸，把毛巾一扔，站起身来，摇了摇

头，说：“王大吹？怎么能把一个爱次的人提到这么重要的

领导岗位？”

      “不，局长。他叫王大垂，垂直的垂！”

      “噢一一”南贯一拉了个长音。他想起来了，在汇报初

步没计方案的会议仁，王大垂听到我南贯一的名字时，十分

震惊。为什么，就因为在会战大油田时任戴荣通过我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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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然要引起王大垂对我的不满。当时，王大垂光知道我的

名字却没有见过我的面，现在不仅见面了，而且还要在一口

锅里吃饭呀！

      “唉！”任戴荣看出南贯一的心情，长叹一声，“局长，

真没想到··一”话还没说完，韩晓行和炊事员一起走进来。

  ‘炊事员把四菜一汤放在桌子上，刚出锅的菜正冒着香人

的热气，那条龙山鲤鱼，还吱吱啦啦地向外冒油泡。另一位

炊事员用白围裙兜着酒杯和羹匙，手里拿着筷子和名酒，跟

了进来。

    “王队长到哪里去了？让池一快来吃吧！”南贯一坐到桌

前，心里还在想王大垂。他用手赶着热气，对各样菜查看了

一下，又说：“叫王队长来嘛，还有薄克工程师！”

      “他俩到明珠山去了。”韩晓行端着茶壶茶碗，慢悠悠

地走来， “我们不等他们了。”他在每人面前放上一个茶

碗。

    任戴荣主动接过茶壶，笑着说：“韩书记，你太客气

了。”

    韩晓行漫不经心地说： “没有什么，不知道你们今天来

⋯⋯”说着给大家斟满了酒杯。

    “王队长和薄克到明珠山干什么去啊？”南贯一把酒杯

端到嘴边，关心地问。

    不用说，韩晓行是知道的。但想起在省里汇报初步设计

方案时，为公路和地下输油管如何通过明珠山的问题，王大

垂曾和南贯一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执，现在提这件事，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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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贯一不太尊重，便答非所问地把话岔ff

    “南局长，光听说省里要给调位负责人来，但没有想到是

你，更没有AIN到任工程师W能一块凋来 ”他转脸青 T看任

戴荣。

      “；实！”任戴荣一口喝于了一杯俩，叹了口气，用力地

抉着头： “我也没有想到能 f̀p到玄里来，更没想到在这里遇

·。·⋯遇·。一”他见南贯一向他使)f'色，摇了拼头不说了。

    韩晓行级乎看出了什么，却不动声色地问道：“怎么？

你不六兴}r i!这里来？”

      “不，不，不呈”任T ..荣顿觉有些失言，想解释几．勺，

却又说不出什么来⋯⋯

    任戴荣接到南贯一的匕话，叫他到办公室里来一趟。南

贯一的办公室在二I上。

    他轻轻推开南贯一的办公室的门。

      “戴荣，你先坐下等等，我马＿＿卜就好！喝茶，抽烟，请

随便吧！”南贯一把下巴领向长条绒面沙发上翘了翘， “一

壶新茶，你自己倒着喝嘛！”说着，把烟扔给了任戴荣。

    任戴荣坐到长条沙发上，点上支高级香烟，过瘾地吸了

一口，端起玻璃面茶几上的共壶，倒了一杯茶，拾脸望V -正

在清理 （件的南贯一，低失看‘子满地的乱字纸，亡，想： “这不

是交待工作的样子吗？-j道他要调动工作了？⋯⋯他怎么这

样高兴？噢1一定是提升了，要大·一 ”他小心地端起一杯

茶过给南犷一：

        8



    “局长，你这是干什么？”

    “你猜呢？戴荣。”南贯一收拾完了，含笑地｝＿又问，慢

慢接过茶杯，审视着任戴荣．

    凭着过去的经验，任戴荣己经猜出个大概，心里感到有

点紧张。

    南贯一不等回答，便说道：

      “组织上决定，当然主要是伐的意见，我们都被调到

652工程工地去！”

    任戴荣感到脊椎骨一阵发冷，眼睛呆愣愣地龙着南贯一。

      (( All多办，不要怕！”南贯一育出了任峨荣下安}I;J神

色，轻轻地一!P手，宽慰地说：“这是我的音见，特意把你

调去。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你不是想。··⋯”他把话赶

紧收住。让任戴荣自己去想。

    任戴荣是一位明白人，他放心地喘了口气，脸上堆满亲

切的笑纹。

    “我希望你去列以后，认真做好技术工作，并一定做出成

绩来。”南贯一站起来，走到苹几51前，点上一支烟，向沙

发上一仰，观察着任戴荣的神色，又说： “这样，你才能有

进步的条件。”

    这时候，任戴荣已彻底明白了。他故作谦虚地说： “那可

是国家的大型建设项目。我水平有限，怕做不好，更怕你受

到影响，也担心国家受损失。况且，从初步设计的审批情况

看，他们竟敢改变你和蓝田总工程师的方案，说明我们大到

以后，工作不一定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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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有关系，我们是为了工作。再说，由我说了算

嘛！”南贯一又轻轻地一挥手，笑了笑：“告诉你，那里的

党委还没有正式建立，工作才刚刚开始。”

    有贯一打量一阵任戴荣，见他由担心变为有信心，连口

角Ì1梢都跳动起来了，便接着说：“当然 去到以后，要搞

好团结，要掌握好自己的性格，协同工地上的人员把工作搞

好。”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不受苦中苦，难得甜上甜

嘛！”

    任戴荣心领神会，高兴地站起来：“什么时候走？我也

得去清理一下文件资料。”

      “，肴      r看，你慌张什么？”

    任戴荣赶快坐下，笑眯眯地注视着南贯一。

      “你把东西清理一下。别人问，就说暂时调到那里去工

作。我打算是近两天就去报到。”

    “好！我这就去。”任戴荣说着就往外走，但南贯一喊
住了他： “戴荣！”

    任戴荣转过身。

    南贯一脸上挂着笑。他亲昵地一招手：“你过来。”声

音小得象从电话里传来．

    任戴荣挪动了几小步，恭候着南贯一的指示．

      “你先到百货大楼糕点部和副食部，找人买几瓶名酒和

好一点的罐头，再弄几条高级香烟，请你亲自给我送到家里

去。6 5 2工地那里是穷乡僻壤，我伯去后不易买列。”

      “好！我马匕就去办：”任戴荣调过头就走，但又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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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了：

        “等一等里”

        任戴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停下了．

        南贯一左手招呼他过来，右手伸进衣袋里： “你慌什

    么？连钱都不拿了？”

        “我有钱。”

        厂你那几个钱够下什么的？”他几步过去，硬把十几张

    拾圆的票子塞到任戴荣手里，任戴荣不好意思点数，无可奈

    何地液进衣袋里，转身带上了门。

        两天后，任戴荣和南贯一一起到了工地⋯⋯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这里竟遇上了王大垂！今后怎

砚 么和王大垂合作呢？⋯⋯”任戴荣这样想着，不知其味地1乞
    着．

        而南贯一现在想的只是 “龙山鲤鱼”，真没想到这外焦

    里救、酸中带甜力独特风味，竟出一现在这文化落后、经济贫

    穷的力区，此刻，那些下愉快约事清全被酉的婷香驱散了．

        忽然，隔壁减韩晓行接电话。老韩放下筷子，说：“南

    局长，不要等我，你们继续喝，我去接电话。”

        电话是薄克工程师打来的。

        薄克告诉老韩，他和王大垂到了明珠山，找到了地质勘探

    队队长，明珠山的地质岩石资料已经搞清，能够满足技术要

    求；他和王大垂的意见是改变设计方案，让公路和渝油管穿

    越明珠山；要先和南贯一商量一下，等他们回来再详细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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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明珠山，不用说，是打洞穿过了？”韩晓行放下

电话耳机，用力思索着：“这可是个大胆的变更意见⋯⋯”

他边想边回到了隔壁会议室，

    不过，韩晓行没有直截了当地把隧道穿越明珠山的意见

向南贯一提出来，而是先谈工地的情况，机构的设置，人员

的安排，以及开工以来所取得的进展和所碰到的问题，以商

量的口气，向南贯一说：

      “公路基本上通到明珠山了，如果螺旋形地盘旋过山，

可困难不少呀！”

    “是呀！”南贯一同意地说， “山又高又k I！司难肯定

是不少的．”

    “在审批初步方案的会议上，听说你设想过好多办法通

过明珠山。可是，怎么没设想用遂道穿越呢？”韩晓行仍以

试探的口气问．

      “设想过．可是，我和蓝总立刻就否定了。”

      “为什么？”

      “一是工期太长，二是投资花费太大．实际上也没有那

个必要．”南贯一说完，直催老韩： “不要说话误了吃饭，

快吃，老韩：”他还当当地敲着盘子，开玩笑地说：‘你是

省给我们吃呀！”

    韩晓行笑了：“我已经吃过午饭了。”转脸看看闷闷不

乐的任戴荣：“你怎么吃得少，喝得也少呢？”

    “嗯工”任戴荣心不在焉地回答： “我没有酒量，饭量

也不大。”

    墓2



    “老韩，不要再让他了。”‘南贯一从韩晓行手里要过酒

瓶，放在桌子底下：“任工可能坐车晃的，不太好受，咱们

都不喝了．”他又看看韩晓行：“你吃过饭了，我们可没有

吃呢。”说着便大口地吃起来。

    他们吃完饭正喝茶交谈的时1,Lr临时党委秘书相特快步

进了屋，对韩晓行小声说：“韩书记，院门口停下几辆客蓬

车，省里又来了一批干部和工人。王队长和薄克正帮池们卸

行李，你去F渗一下吧。”说完就转身走了，韩晓行也跟了

出去。

    南贯一望着韩晓行的背影，转过脸朝任戴荣说：“咱
们幸亏先行一步，不然和池们赶在一块，恐怕连开水也喝不

上·一 ”说着看了看桌上的盘碗，不出声lift笑了。

    任戴荣a会意地一笑：“还是局长有远见。不过，咱们

的住处还不知怎么样呢。”

      “这个你放心，他们是不会慢待咱尸的。”南贯一灭掉手

中的烟头，又说： “当然，不能象住在大城市那样。”说完

站起来： “走，咱们也到门口看看去．”

    薄克和王大垂从明珠山回来，刚到院门口，就观几辆客

车停下了。薄克一眼看出，从车上下来的人当中，有在省汇

报初步设计方案时见到的那位俊俏姑娘。他想：“怎么？她

也来了？”那姑娘一「汽车也最先发现了薄克，她心里也不

禁动了一下。

    两人炽热的眼光几乎撞出了火星。那姑娘不好意思地扭

  转了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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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大垂和薄克I忙迎上去，和众人一一握手，表示欢

迎。当薄克要和那姑娘握手时，却突然迟疑起来，连手也不知

道抬了。那姑娘红着脸主动把手伸给他，大方地说：“我叫梅

翼阳，来这里工作的，请多⋯⋯多加帮助．”

    薄克什么话也没有说上来，只是机械地呵呵了两声，几

乎没有体会到握住少女双手时的愉快和幸福。而梅翼阳却比

他大胆得多，她那火辣辣的眼光，使薄克不敢正视。他羞帐

地把脸一扭，去招呼别人了。

    最后下车的一个人叫孟如海。他三十多岁，长得平平常

常，没有任河寿殊的地方，但言语表情却处处讨人喜欢。他

是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被调来做采购员工作。

    大家下车后，有的站在一旁高兴地说笑，有的拍打着身

上的尘土，有的感到新奇而四处观望，还有的在寻找自己的

行李⋯⋯

    韩晓行走出门来，王大垂把韩晓行介绍给大家：“这是

咱们工地临时党委书记兼工程总指挥韩晓行同志．”大家热

情地和老韩N手问候。接着，王大垂又介绍了薄克工程师．

    这时，梅w阳提着自己的行李卷，背靠在汽车上，心里

突突地跳个不停。当她听清薄克的名字，又听说他是工程师

和技术负责人时，心跳得更加厉害，脸也觉得有点发烧了。

    这时候，相特把指挥部机关的部分人员约到大门口给新

来的人搬运行李，正好南贯一和任戴荣也跟随到大门外。他

们听到王大垂向大家介绍韩晓行和薄克的职务，都感到不

悦．韩晓行见南贯一和任戴荣走来，便向大家介绍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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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省石油管理局南贯一副局长和任戴荣工程师，他们也到这

个工地工作⋯⋯”大家立即表示欢迎。这使南贯一和任戴荣

心里感到很不痛快，南贯一只是淡淡地一笑，任戴荣的脸上

也毫无热情的表示．

    晚上，韩晓行、王大垂、薄克冒着l朦细雨，去看望南

贯一和任戴荣。开始，他们有说有笑。后来，当薄克和王大

垂提出要改变公路和输油管的原设计方案，建议用隧道穿越

明珠山的时候，谈笑间的和谐气氛被破坏了．南贯一变得不

冷不热，不远不近，有警惕，也有回避。任戴荣也沉默寡言

了．韩晓行吸着南贯一的高级香烟，很少插话，表面上不露

声色，心里却早已打定了主意，要看看南贯一对这个问题的

态度。薄克一看这种局面，只好暂不谈这件事，故意扯起别

的问题。

    走出南贯一和任戴荣的住所，韩晓行他们还想再看看别

的新来的同志，但多数都关门睡了，只有梅鸳阳她们的宿舍

还亮着灯，并不断地传出姑娘们银铃似的泣笑声。韩晓行和

王大垂要进去看看，薄克考虑到白天见梅龚阳时的拘谨，便

借故加班而回避了。

    过去，薄克一投入工作，就会把周围的一切都忘掉，可

现在他无论怎么努力，也排除不掉闯入他心扉的第一个 少

女：梅龚阳的俊俏形象。想起白天突然见到她的情景，脸上

就热辣辣的，心里也热乎乎的，久久不能平静。他又后悔自

己不该不随韩晓行和王大垂去见梅龚阳．经过好长时间的努

力，理智才抑制住感情，心才慢慢转移到工作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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